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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食服务工作虽平
凡，但确也有许多鲜为
人知的名堂 。

把镜头摇 向德发长
饺子馆 。这是西安钟楼
盘道上一座古色古香的
中型餐馆 。

长方 形 的 饺 子 锅
前，站着 两位头戴 白 帽 ，
身穿 白 色工作服的年轻
人，他们甩着膀子 ，一
笊篱一盘热气腾腾的饺
子。不一会儿就摆满了
餐车 ，一辆推走又换一
辆……。

别看捞饺子这活儿
简单 ，没有点“硬功”，
还是难 以胜任的 。你看 ，
机器一开 ，流水线操作 ，
一刻也不停 。别看这门
面不大的饺子馆 ，每天
却有三千 多 人次光顾 。
因此 ，他们一上 岗位 ，
就得不停地捞 ，往往几
个小 时 才 能 休 息 一 会
儿。一班下来 ，每人要
捞近千盘饺子 。冬天还
好说 ，夏天可就难熬了 。
操作间气温超过40℃，
一站在锅边就象进 了蒸
笼，尽管小伙子们的 身
后有两台 电扇对着吹 ，
但仍 敌 不 过 暑 气 加 蒸
气，一锅饺子捞 出 来 ，
白的确 良 工作服就贴在
了身上 。

饺子 锅 前 的 小 陈 ，
是年 龄 最 小 的 捞 饺 子

“ 老 手”。19岁 进 饺
子馆 ，如今 已 有 4年 捞
饺子 工 龄 了 。他 头 一
天来 到 饺 子 锅 前 时 ，
掂了掂 二 斤 多 重 的 笊
篱满 不 在 乎 ，可 一 天
下来 ，全 蔫 了 。第 二
天他 仍 然 按 时 上 岗 ，
抓起 笊 篱 ，一 咬 牙 ，
挺过来了 。如今 ，他不
仅适应 了 饺子锅前艰苦
的操作 ，捞饺子水平也
提高了 。按规定 ，一两
6个 饺子 ，通 常 半斤 饺
子一盘30个 ，如果功夫

不到 ，要想达到标准数
量是不容易 的 ，一笊篱
下去 ，不 是 多 了 就是少
了。如果遇上细心的顾
客，会边吃边数 ，发现
不够数 ，就敲着 盘子提
意见 。然而 这 功 夫 没
别的招儿 ，全靠 “悟 ”
性，这就是不停地练 ，
熟能生巧 。小陈就是这
样一笊篱一笊篱练 出来
的。有一次 ，物价部门
来检 查 计 量 ，他 们 端
了5盘小陈捞出 的饺子 ，
竟有 4盘整整30个 ，另
外一盘31个 。检查人 员
发出 了 一 阵 由 衷 的 赞
叹，小陈也腼腆地笑了 。

生活 是 一 抹 七 色
彩虹 。每个 人 都 爱 美 、
追求 美 ，同 时 也 创 造
美。而 只 有 用 自 己 心
灵折 射 的 美 ，才 最 艳
丽，最持久 。

她叫 张 静 ，20来
岁，正 值 青 春 年 华 。
她和 所 有 的 姑 娘 们 一
样爱 美 ，无 论 衣 着 、
发式 、还 是 嘴 里 哼 哼
的歌 曲 儿 ，还 是跳 舞 ，
都是 最 流 行 的 ，新 颖
的。就 是 这 么 个 爱 美
求新 的 姑 娘 ，对 工 作
也一 样 不 含 糊 。她 的
工作 是面 案 上 包 饺子 。
包饺 子 可 是 细 法 活 。
德发 长 饺 子 馆 二 楼 部
供应 的 饺 子 宴 有 一 百
多种 饺 子 ，每 种 饺子
形状 都 不 一 样 ，成型
的饺子 ，如 花 、如果 、
如鸟 。小 张 刚 来时 ，
这各 种 各 样 的 饺子 都
让她 看 傻 了 。她一 下
子就 爱 上 了 这 包饺 子
的行 当 ，她 有 心要 把
美赋 于 这 些 小 饺子 。
于是 她 虚 心 学 、认 真
练，功 夫 不负有 心人 ，
经过短短5年 的磨 砺 ，
从小 张 手 里 出 来 的 饺
子，不但 花 象花 、果象
果、鸟 象 鸟 ，而 且 还
都有 了 “神 儿”。瞧 她
包出 的 金 鱼 蒸 饺 ，两

粒豌 豆 点 出 两 只 圆鼓
鼓的 眼 睛 ，胖 胖 的 身
后拖着 散开 的 大 尾 巴 ，
仿佛 在 水 里 游得正 起
劲呢 ！小 张 对包饺 子
一点 都 不 马 虎 ，每 出
一件 新 品 ，都 要仔 细
推敲 ，满 意 了 ，旁 边
有人 没 人 ，她 都 会嘿
嘿地笑起来 。

如果 说 张 静 是 一
张洁 白 的 纸 ，那 么 去
年的 “金 鼎 奖 ”大 赛
就是 一抹 色 彩 。

去年 ，商 业 部 在
西安 举 行 了 全 国 名 优
小吃 产 品 “金 鼎 奖 ”
大赛 。小 张 被 德 发 长
饺子 馆 选 中 为 饺 子 宴
参赛 选 手 。就 在 赛 前
紧张 的 准 备 阶 段 ，小
张的 母 亲 患 了 癌 症 ，
而且 已 到 了 晚 期 。这
可把 小 张 难 坏 了 。小
张是 长 女 ，母 亲 视 她
为掌 上 明 珠 。守 着 母
亲尽 孝 应 该 是 她 的 责
任。可 是 大 赛 对 她 来
说也 同 样 重 要 。德 发
长积 累 了 半 个 世 纪 的
饺子 美 名 ，能 否 再 次
升华 ，全 在 此 一 搏 。
全店 上 上 下 下 都 在 鼓
着劲 ，在 这 个 时 候 ，
她又 怎 能 离 开 参 赛 小
组呢 ！这 是 多 么 痛 苦
的选 择 。小 张 这 个 平
时活 泼 开 朗 的 姑 娘 ，
好象 是 换 了 个 人 ，面
色憔 悴 、心 事 重 重 。
几度 犹 豫 ，她 最 终 还
是选 择 了 她 所 追 求 的
事业 ，把 心 血 倾 注 给
了七尺面案 。从准备阶
段到大赛期间 ，小张从
未请过一天假 ，在她的
考勤 表 上 ，也 没 有 迟
到早 退 的 符 号 。她 把
对母 亲 深 深 的 愧 疚埋
在心 底 ，为 饺 子 宴 夺
魁发 狠 地 去 干 。结 果
如愿 以 偿 ，小 张 高 兴
得连 连 蹦 了 几个 高 。

小张 从 赛 场 跑 出
来，直 奔 向 自 己 的 母

亲。她 要 把 这 个 好 消
息告 诉 母 亲 ，抚 慰 母
亲病 伤 的 心 。她相信 ，
这也 是 自 己 的 一 份 孝
心，母 亲 听 到 后 ，一
定会 高 兴 ，一 定 会 原
谅她 。可 是 当 她 赶 到
母亲 的 身 边 ，母 亲 已
无意 识 了 。母 亲 未 能
听到 女 儿 的 呼 唤 ，未
能听 到 女 儿 带 来 的 好
消息 。当 天 晚 上 ，母
亲去 世 了 。

张静 怎能 不悲 伤 ，
但为 了 工 作 ，她 将 悲
痛藏在心头 ，又将身心
投入到工作 中 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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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名 人 的 籍 贯

张绪 田

胡适 先 生 说 过 ，历 史 好 比 一 个 乡 下 姑 娘 ，
你爱 怎 么 打 扮 她 就 怎 么 打 扮 她 。我 曾 经 不 同 意
这个 观 点 ，因 为 历 史 就 是 历 史 ，不 容 任 何 人 随
心所 欲 地 去 编 造 。现 在 看 来 ，后 面 这 个 观 点 也
只说 对 了 一 半 ，因 为 历 史 固 然 不 能 编 造 ，但 写
历史 的 人 却 按 着 自 己 的 见 解 和 需 要 ，或 者 出 于
其他 的 目 的 而 “制 作 ”的 。

前多 年 ，我 从 一 本 杂 志 上 看 到 过 一 篇 有 关
先秦 汉 字 的 创 造 者 程 邈 的 文 章 ，说 程 邈 的 籍 贯
在长 安 。但 时 隔 不 久 ，翻 阅 新 出 版 的 《渭 南 县
志》时 ，发 现 程 邈 的 籍
贯又 转 移 到 渭 南 。我 曾
询问 过 有 关 人 员 ，他 们
说，名 人 的 籍 贯 争 议 从
古到 今 都 有 ，那 个 地 方

说得 多 了 ，自 然 就 习 非 成 是 。听 他 这 么 一 解
释，似 乎 证 实 了 胡 先 生 的 历 史 观 是 有 一 定 “群 众 ”
基础 的 。但 好 在 程 邈 距 今 年 代 久 远 ，知名 度
又不 怎 么 高 ，加 之 他 的 籍 贯 转 来 转 去 还 没 有 出
省。

但事 情 并 不 这 样 简 单 ，在 一 些 比 较 权 威 的
史书 中 ，竟 将 一 些 知 名 度 很 高 的 名 人 籍 贯 ，也
常常 “一 分 为 二 ”到 两 个 省 份 ，比 如 ，白 居 易 、
寇准 ，在 很 多 书 中 说 他 们 都 是 陕 西 渭 南 下 邽 人 ，
并且 在 人 称 “三 贤 故 里 ”的 下 邽 ，目 前 尚 存 很
多文 物 可 以 佐 证 ，但 在 有 的 书 中 ，却 将 白 居 易 、

寇准 分 别 说 成 是 河 南 洛 阳 和 山 西 太
原人 。渭 南 与 洛 阳 、太 原 相 距 甚 远 ，
恐怕 历 史 上 不 论 哪 个 朝 代 ，都 不 会
将这 三 个 地 方 划 归 为 同 一 个 行 政 区

域，那 么 ，白 、寇 二 人 哪 来 的 两 个
籍贯 ？人 们 该 信 哪 个呢 ？

近读 《人 民 日 报》，看 到 华 君 武 先 生 的 一
幅漫 画 ，题 为 “诸 葛 亮 落 户 ”，按 说 诸 葛 亮 的
籍贯 在 哪 里 ，这 是 人 所 共 知 的 ，也 是 无 可 争 议
的，但 湖 北 说 是 襄 阳 籍 ，河 南 说 是 南 阳 籍 ，各

执其 辞 ，互 不 相 让 。何也 ？
无非 是 想借 着 名 人之名 来
提高 自 己 地 方 的 知名 度 。

这就难 为 了 古 人 ，他们 谢

世后 ，竟连 自 己 的 籍 贯也
给搞 糊 涂 了 。

名人 和 平 常 人一 样 ，都 有 自 己 的 籍 贯 。所 不
同的 是 ，有 的 名 人 由 于 活 动 范 围 比较 大 ，到 过 的

地方 比较 多 ，甚 至 在 一 个地 方功 业 卓 著 ，被人们
传诵 ，但 不 管 怎 么 讲 ，这些 都 代替 不 了 名 人 的 籍
贯。倘若 依 自 己 的 臆想 ，不 顾 客 观历 史 事 实 ，随
心所欲地给 历 史 名 人乱定 籍 贯 ，实 际 上 是 对 历 史

的不 负 责 任 ，这样 下 去 ，虽 也 可 以 自 我 陶 醉 ，可
惜只 是 一 种 虚 幻 ，既 于 实 际 无 补 ，又 会给 人们 思
想上造 成 一 种 混 乱 。

何必 费 尽苦 心去 争 名 人 的 籍 贯呢 ？

刊头设计　苏怀义

本版编辑　杨 乾 坤

天安 门 的 设 计 者
天安 门经历560多 年沧桑 ，不仅是 中 华民族 的象征 ，

而且 是 世界 闻名 的 古 建 筑 。它 的 设计 者是 明 代著 名 的
建筑 匠师蒯祥 。蒯 出 身 于 苏州 吴 县 的 鱼 帆村 ，世袭 工
匠之职 。公元1417年 即 明 永乐 十 五 年 ，成祖朱棣把都
城从南京迁到 北京 ，年仅21岁 的蒯 祥作 为朱棣 的扈从
人员来 到北京 。他根据 皇帝 旨 意 ，经过 四 年努 力 ，在1421
年设 计 并 建 筑起 一 座雕 梁画栋 的 木 构牌楼 ，这是最早
的天安 门 ，原名承天 门。1457年7月 ，承天门被大火所
焚。8年 后 ，明 英宗命工部 尚 书 白 圭主持重建 。白 请蒯
祥出 谋 划 策 ，建成了 象现在 的样子 ，为九开 二 层 的木
构城楼 。明末 ，承天 门 又被焚毁。1651年 ，即清顺治
八年 重新修建 。新建城楼高33.7米 ，广9间 ，进深5间 ，
以示 皇 帝 的 尊严 ，改名 为 天安 门 。　（舒畅 辑 ）

陕北 佳 县 白 云 山 ，景 色优 美 ，顺地 势 高 低 ，建庙 筑 祠 ，通称 白 云
山庙 或 白 云 观 ，它 为 明 、清 以 来 西 北 最 大 的 古 建筑 群 和 道教 圣 地 。庙
内有 亭 、台 、楼 、阁 ，造 型 各 异 ，宏 伟 ，壮观 。有 叙 述 真 武祖 师 修炼
故事 和 人物 山 水 等 彩 色 壁 画 1590幅 、碑108块 、匾 额50余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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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岭凌 霄 ，
兀立祝 融 ，

翔风 回 荡 帝 宫 。
望桃源 呈 翠 ，
湘水波溶 。

群壑 云 飞 渡 险 ，

身边 呼啸崖 松 。
览三 千 世界 ，
五岭 逶 迤 ，

百粤 葱 茏 。

沧桑 万 变 ，
岁月 峥嵘 ，

可歌 多 少 英 雄 。
曾是燎 原 星 火 ，
奋起 工 农 。

今日 改 革 开 放 ，

诗情 豪 迈从 容 。
正逢 佳 景 ，

楚国 芙 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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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七月 的临近 ，
我的心变得越发沉重与
不安 ，因为分别 的时刻
就要来临了 。我知道 ，
人的一生就是相见与分
别的更迭 ，然而这依恋 ，
这离愁 ，却是难用 语言
表达的 。

两年 前 ，我 由 日 本
东京 来 到 西 安 ，在 风景
如画 的 交 通 大 学 教 日
语。想想刚来那阵子 ，困
难简 直 多 极 了 ，生 活 习
惯不 同 ，语言不通 ，我真
不知 怎 么 办才 好 了 。记
得有一 回我去 自 由 市场
买菜 ，买 四 个辣椒 花 了
好几 元 钱 ，且 对 方 还 要
外汇 券 。我 回 来 跟学 生
一说 ，他们哈哈大笑 ，说
两毛钱 也 用 不 了 ，这 叫
“ 宰老外”。后来 ，学生们
陪着 我一 块 儿 去 买 菜 ，
再后 来 ，我就挎着 篮 子
自己 去 ，讨价还价 ，挑肥
拣瘦 ，跟 中 国 的 家庭 妇
女没有 丝 毫 区 别 ，卖 菜
的再也不把我 当 “老外 ”
宰了 。我很高兴 ，觉得 自
己也成 了 中 国 的 一 员 ，
真了不起 ，真伟大 。与那
些坐 着 高 大 旅 游 车 ，隔
着玻璃看 中 国 的 同胞相
比，我比他们实在多 了 ，
也幸运多 了 。

我爱我的学生们 ，
他们是一群勤奋刻苦 的
年轻人 。他们也爱我 ，
怕我思 乡 ，怕我寂寞 ，

几乎每天都有学生来陪
我聊天 ，照顾我的生活 。
和他们在一起 ，我很快
乐。去年 ，我的学生骑
车带着我去逛沣峪 口 。
我坐在 自 行车后架上 ，
心里 好 新 鲜 哟 。在 国 内
出去旅游 ，都是开小车 ，
象这样坐“二等 车 ”还是
头一 回 ，并 且 还 要 时 时
“ 提 防 ”着 警 察 ，别 有 风

趣。我不 知 道 警 察 抓住
我这个坐 “二等 车 ”的外
国人会 不 会 吃惊 ，罚 款
大约 照 例 不 能 免 的 。沣
峪口 的 山 很 美 ，水 也 很
迷人 ，身 边 是 一 群纯朴
热情 的 中 国 青 年 ，四 周
响着 抑 扬 顿 挫 的 中 国
话，我仿 佛 也 变成 了 跟
他们 一样 的 年 轻 人 ，融
于大 自 然 的 怀抱 中 。秀
丽的 山 川 ，活泼的 青年 ，

这就是 中 国 ，这就是在
地图上看 占 世界很大一
片的 中 国 。

最让人恋恋不舍的
要算 这 里 的 人 情 味 儿
了，端午 的粽子 ，中秋
的月 饼 ，冬至 的饺子 ，
正月 十五的元霄 ，无一
不与古老的 中 国文化结
合起来 。大伙有了什么
好吃的 ，都给我送来 ，
逢年过节 ，挨家吃也吃
不过来 ，我成了 许多 中
国家庭 中 的一 员 。教育
小孩子啦 ，裁剪衣服啦 ，
做日 本料理啦 ，家庭主
妇们常让我帮忙 ，我是
个热心肠的人 ，别 人不
把我 当 外人看 ，我 自 当
有求必应 了 。有一 回 ，
来了 一个胖老太太 ，我
们说起了锻炼的 问题 ，
她教我练太极拳 ，我教
她练体操 ，切磋技术 ，
各无保留 。人与人之间
能这样坦诚相待 ，在任
何国家都是难得的 。而
我，在 中 国得到了最宝
贵的东西——爱 。

这一 切 ，在 临 别 之
际显得越发珍贵 ，日 本 ，
中国 ，一衣带水 ，两 国 人
民的 心 是 永远相 通 的 。
作为 一 个 日 本 人 ，作 为
一个有几十年 教龄的老
教师 ，在离开 中 国之前 ，
我送给年轻人几句 话 ：

爱自 己 的祖国 ，
爱世界的人们 ，
爱多 彩的生 活 。


